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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20 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1917 年 11 月 7 日在俄国圣彼得

堡爆发的十月革命，不仅改变了俄罗斯的历史进程，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影响。1930 年代末，在苏联官方历史文献中正式确定了“伟大

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用语。然而近百年来，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出

于不同的立场与观点，这场由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政治运动被以

不同的方式进行解读，并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今天，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之

际，全面而客观地研究它对于俄罗斯政治经济、民族意识、文学艺术等各方

面的转折性影响显得格外迫切。具体到文学界，回顾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文

学的变化，梳理社会政治事件对文学的影响以及认识文学在社会变革中所发

挥的作用，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变迁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发掘文学在社会变迁

中的成长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研究者视野的不断扩

展，更多历史与文学档案资料浮出水面，也都为重新审视和探讨十月革命与

文学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所谓革命，都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旧到新的巨大跨越，而社

会革命所带来的根本性的、剧烈的社会结构变化是其他任何一个领域的革命

所无法企及的。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同时在精神层面上也被视为一场

全新的文化革命，是新的文学历程的开端。原来的文学版图重新划分，旧有

的文学流派被激发出新质——十月革命改写了其后的俄罗斯文学史，尤其是

改变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

一、19-20 世纪之交俄国现实主义文学遭遇危机

列夫·托尔斯泰在 1905 年的文章《世纪末》中写道：“在福音书里世

纪和世纪末并不意味着一个世纪的开始和结束，而是意味着一种世界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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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信仰和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方式的结束，

接着是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信仰和另一种

交流方式的开始。”1 如果说 19 世纪的现实

主义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时代的日常意识基

础之上，那么 20 世纪则拥有完全不同的日常

意识，以及别样的非实证主义的世界图景。

哲学和物理学的新发现、时间和空间的新概

念、人文学科的发展、弗洛伊德理论等都证

明，世界图景远比实证主义观念所认为的复

杂得多，并不是单一意义和直线式发展的，

人的世界观和个体命运并不总是简单的因果

关系。过去人们头脑中深信不疑的关于世界

的规律性、持久性、稳固性的观念发生动摇，

现实主义美学能否担当起解释世界与人之丰

富性的重任遭遇质疑，按照因果关系进行心

理描写和社会生活描写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受到挑战。俄国宗教哲学家、象征主义文学

的奠基人之一德米特里·梅列什科夫斯基宣

称古典现实主义只属于 19 世纪，而不会属于

20 世纪。文学批评家尤里·埃亨瓦尔特指出

现实主义文学的不足之处：“难道心灵能够

纳入一定的因果轨道吗？现在和过去一样，

将来和现在一样，心灵都是、也永远是不可

理解的……心灵的规律是不可成文的，因之

也不是艺术所能书写的。”2 苏联杰出的文学

研究家利季娅·金兹伯格认为，19 世纪的现

实主义文学以建立对个体意识产生影响的因

果联系为己任，赋予任何一种心灵经验乃至

非理性的经验以因果联系，“它好像组织起

现实并使其所有参数都合为一体。它所谓人

的概念是夹杂了历史、社会和生理等决定因

素的人，由此使因果关系成为美学主体。”

在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中，“读者得到的关

于环境和性格的描述好像是为艺术结论所准

备的材料”3。这样做的结果是人物被各种不

同的环境所解释，艺术家就研究它们之间的

奇妙联系。于是，古典现实主义的“环境刺

激理论”被认为是生硬的现实决定论，现实

主义面临重新评价个性与环境的关系并寻找

新的描绘个性与世界的方式的任务。

旧的世界观失去权威，到宗教中寻求真

理同样茫然若失，站在新世纪门槛上的人们

被一种悲观情绪所笼罩。东正教神甫、诗人

巴维尔·弗洛连斯基写道：“天然的宗教意

识受到损害，明显减弱。它已无力对抗那些

恶意的怀疑和平庸的不信任。贫乏的思想每

分钟都能摧毁一切，但是生命依然如圣像前

颤动的长明灯一般发出微弱的光芒，吹拂着

濒死的宗教生活中的灵魂……四周是浓浓的

黑暗……冬天即将到来……一切都陷入到暗

淡无华的沙漠中去了——一片纯粹的虚无主

义的荒漠。”4 旧有的一切价值都被重新评价

甚至推翻，表面上看人似乎获得了无比的自

由，实际上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获得了

“自由馈赠”的“不幸的存在”，不知怎样

去摆脱这份自由，又能把这份自由交托于谁。

20 世纪初的人面对的是存在和个人心灵的形

而上的深渊，是无边的孤独，在极端的有力

与无力间徘徊。

在彷徨与迷茫之际，俄罗斯文学及文化

开始了和欧洲思想的密集交流，甚至它自认

为是“欧洲最高文明的中心之一”。索洛维

约夫就预言，“俄罗斯的形容词之后应该加

上一个名词——欧洲人。我们是俄罗斯的欧

洲人，就像英国的欧洲人，法国的欧洲人，

德国的欧洲人一样。”5 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

学与哲学、文化及其他各种艺术形式密切相

关，成为包罗万象的多元对话舞台，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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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尼采的思想也在此时的俄国深入人心。

苏联文化学家亚历山大·艾特金特认为尼采

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实践的基础。在很多文

学家如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谢尔盖·安

德烈耶夫等的创作中都能发现与尼采哲学息

息相关的人物形象。当代俄罗斯教育与社会

科学学院院士瓦莲京娜·扎曼斯卡娅断言：

“尼采之后世界变得不同（难说变好还是变

坏了）——变成了 20 世纪的世界。”6

在混乱和复杂的世界图景中，20 世纪初

的俄国文学以展示人的多面性，以综合运用

各种艺术手法为主要特征。以因果体系、环

境决定论和叙事的逻辑性为基础的小说诗学

发生动摇，取而代之的是人物命运的断裂性、

转折的偶然性、小说画面与情景的片段性以

及叙事的非逻辑性。

人的多面性是新世纪文学意识到并着力

揭示的最主要方面。列夫·托尔斯泰就说，

人是“斑驳的，好的和坏的都有”。高尔基

也说，“人的自然状态是——五彩斑斓。俄

罗斯人尤其五彩斑斓，这是他和其他民族的

本质区别。”环境决定论的逻辑理性被否定，

环境的不可预测性和人对事件的内在自由反

应机制和非逻辑性得到确认。托尔斯泰呈现

了人物性格的流动性和多层次性，高尔基则

更进一步，发现了另一种理解人的可能性：

承认人物在同一时刻具有完全不同的、两种

极端的性质。在同一种情形下，在同一个瞬间，

人物可能会转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他称之为

“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纵跃”。这种

人性的复杂性在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中已有

反映，更在其后一生的创作中都彰显出来。

在反映新的社会状况、颠覆上帝和重估

一切价值方面，习以为常的思维与体裁、风

格与方法表现得力不从心。于是，与现实主

义占统治地位的 19 世纪不同，20 世纪初出现

了现代主义的美学和文学流派，在诗歌中以

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为代表，在

小说中则以印象派和表现主义最为突出。19

世纪 90 年代象征主义在俄国的出现使俄罗斯

文学迅速融入欧洲的文化进程中。文学史上

通常把此后直至 1910 年代的时期称为“白银

时代”。“白银时代”的批评家尼·明斯基，

宗教文化批评家弗·索洛维约夫和瓦·罗扎

诺夫，以及德·梅列日科夫斯基、亚历山大·勃

洛克等作家明确提出了反现实主义的口号，

倡导个性张扬和艺术至上。这一时期的创作

以诗歌为盛。吉皮乌斯、维雅切斯拉夫·伊

万诺夫、巴尔蒙特、布留索夫、古米廖夫、

阿赫玛托娃、赫列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

等大批诗人，不再以俄罗斯文学传统上的教

化和社会功能为重，而是强调个人价值的追

求，宣扬自由和独立是艺术家创作的必要条

件，推崇对爱情、孤独、死亡、神秘等个人

体验的展现；在诗歌语言上也大胆实验，对

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造成极大的冲击。

二、十月革命前现实主义文学的探求

有人说过：如果形容一滴晨露，法国作

家会从中看到女人的美、情欲的火焰、爱情

的悲剧；德国作家会从中看到整个世界；而

俄罗斯作家所描写的露珠，我们甚至穿着靴

子都能感觉到它的凉爽和引力！这段话形象

道出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其实，

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之美不仅在于它真实地

描绘现实生活，更在于它富有穿透力的对心

灵的审视和对人性的感知，在于它担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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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探寻人的存在意义和人类自由道路的

博大胸怀和不懈追求。从普希金、果戈理、

屠格涅夫到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创作，19 世纪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从

不回避现实，而是揭露现实，批判现实，反

对沙皇统治，反对农奴制，提出“谁之罪”、

“怎么办”等经典问题，塑造多余人、小人

物、新人等经典形象，迎来了批判现实主义

文学的辉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现代主义

哲学和美学强劲发展，文学研究家马尔克·斯

洛尼姆和格列布·司徒卢威直言现实主义的

衰落和艺术坐标的根本变化。但实际上，现

实主义文学没有消亡，而是默默汲取营养，

积蓄力量，在危机中孕育着新的生机。

19 世纪末，列夫·托尔斯泰在晚期创作

中更多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人的道德完善的途

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是其世

界观发生转折的重要标志，其中提出了关于

死亡的世界性哲学问题，主人公伊万对死亡

的思索蕴含着存在主义思想。作家本人也如

伊万一样，感到周遭的生活不仅令人厌烦，

而且失去了任何意义。20 世纪初，托尔斯泰

在一系列道德哲学著作中，阐述了人的自我

完善的思想，说明生活只有在人自己改变、

而不是在外部条件改变时才得以改变。文明

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技术革新可以是坏事，

也可以是好事，取决于人受控于哪种力量。

他认为人们都不珍惜幸福，出路只有一个——

带着爱去生活，停止欺骗自己和欺骗别人。

长篇小说《复活》、戏剧《活尸》、中篇小

说《哈吉·穆拉特》揭示了道德的谎言、政

治和国家机器的黑暗，深化了作家的“不以

暴力抗恶”的思想。俄苏文学研究家符谢沃

洛特·凯尔迪什认为，托尔斯泰在揭示当代

社会危机的同时表现出了积极的变革思想，

这使“晚期托尔斯泰与年轻的同时代人的创

作在 20 世纪最初十年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

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7。

19-20 世纪之交，契诃夫敏锐地感觉到世

界图景的混乱和危机，他在自己的创作中试

图寻找突破的方法。他把握现实的方式与托

尔斯泰不同，没有专注地跟踪某种宏大的社

会现象，而是以短篇小说的形式捕捉社会生

活和人情世故中那些司空见惯的东西，揭示

出蕴涵其中的残酷性及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

理解的深层原因。他不动声色地描写那些因

循守旧、沉闷压抑的生活，描写底层人物的

悲哀与不幸。小说《套中人》反映了农奴主

阶级的没落，《樱桃园》《海鸥》《三姐妹》

《万尼亚舅舅》等戏剧作品表达了热爱自由

的人们对光明未来的向往。然而，光明在哪

里？怎样才能创造光明的未来？契诃夫没有

找到答案。

因此，一方面，现实主义吸纳各派艺术

精华、苦苦追寻俄国的出路，另一方面，现

代主义则宣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自我。

当此之际，俄国文坛上一缕新的即将改写人

类历史和俄罗斯文学史的曙光正在升起。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传播，

也在文学批评领域逐步深化并引领俄罗斯现

实主义文学走上了新的航道。

列宁不仅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一

直关注文学问题。他发表于 1905 年的《党的

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号召作家把自己的

命运与革命、与人民、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公开提出了建立真正自由的社会主义文学的

问题。这些论述对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人民

性以及未来发展都具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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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

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

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

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

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

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

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

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

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

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 ( 从原始

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 ) 和

现在的经验 ( 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 ) 之间经

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很

多重要作家的评论为新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关于列夫·托尔斯

泰的六篇文章论述了托尔斯泰创作与革命之

间的关系，提出了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

镜子”的论断，是新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

典范。

作为新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高尔基

与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创作迥然不同。高尔

基的早期创作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他 1895-

1901 年的散文《鹰之歌》、史诗小说《人》

都充满了对自由精神的赞颂和对人的激情礼

赞。他的小说《切尔卡什》、剧本《小市民》《在

底层》《消夏客》等通过对城市贫民的热烈

关注体现了他的人民性思想。他创作于 1906-

1907 年的长篇小说《母亲》被视为俄罗斯文

学中工人和革命题材的开端，塑造了无产阶

级革命者的形象，预示了无产阶级事业必胜

的前景，至今仍被视作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文学的奠基作品。高尔基在揭露旧社会的

同时预见了新社会的到来，看到了人的希望

和力量，表达了积极的人生态度。之后他以

自己全部的创作实践推动了现实主义的发展，

并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做出了贡献，成为新

型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

三、十月革命后现实主义文学的新面貌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初，很多作家

对新的政权盛情赞美并寄予厚望。高尔基认

为俄罗斯人民从此带上了自由的桂冠，他相

信在这个肉体和精神上都饱受痛苦的国家里，

从新的联盟中将诞生新的强大的人民。但是

也有一些作家则对革命表达了怀疑和抵触情

绪。面对流派纷呈、团体众多、思想复杂的

文学形势，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积极的干预

措施，不断完善文艺政策，这些措施和政策，

对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也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苏联文学和

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奠定了基础。

革命胜利伊始，人民教育委员、美学家

卢那察尔斯基就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发出了与

苏维埃政权合作的呼吁。列宁作为革命后新

文化建设的组织者，直接参与和领导了新的

社会主义文艺政策的制定工作，同时也在不

断丰富和深化着他的文艺思想。他确立了党

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权，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

的性质，指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方

向，对作家提出了要深入到人民生活的深处、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参加者的要求。

经过十月革命后长达四五年的国内战争，

苏联迎来了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高潮。现实主义文学在继承 19 世纪俄罗斯文

学传统的基础上，在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型

现实主义的引领下，顺应时代要求，更加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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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真实再现

了错综复杂的国内战争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

义建设过程，塑造了大量正面的人民英雄和

社会主义建设者形象，使文学真正成为走向

生活、走向人民大众、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

义的文学。如果说批判现实主义的主人公是

为个体的生存、尊严和理想而斗争，那么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主人公就是奋起捍卫新

的理想和生活的人民的代表。这些人物中既

有领袖和英雄，也有普通人民群众，他们都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历史。

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绥拉菲莫

维奇的《铁流》和法捷耶夫的《毁灭》等小

说以国内战争为背景，反映了在残酷激烈的

战争中党的坚定领导、人民的觉醒和红军指

战员在战斗中成长的经历。以费多尔·革拉

特珂夫发表于 1925 年的长篇小说《水泥》为

肇始，“生产小说”正式登上文坛，并迅速

发展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题材之

一。列昂诺夫的《索溪》、卡达耶夫的《时间啊，

前进！》、莎吉娘的《中央水电站》、爱伦

堡的《一气干到底》、马雷什金的《来自穷

乡僻壤的人们》等小说以厂矿、建筑工地为

背景，同步讲述新兴的苏联工业建设与改革

进程，歌颂劳动，歌颂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

树立有理想、有信念、有干劲、有力量的时

代先锋——工人及领导者、工程师、科技工

作者等形象，一度成为苏联文学的名片。乡

村题材在这一时期同样得到了很大拓展。潘

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肖洛霍夫的《被

开垦的处女地》等长篇小说全面描写农业集

体化运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春草国》

也描写了农村的巨大变化。

在塑造新的人物形象方面，奥斯特洛夫

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肖洛霍夫的

《静静的顿河》这两部长篇小说表现出全新

的特点，成为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

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

尔·柯察金，从一个底层劳动者脱胎换骨为

一个有着坚定理想和信念的革命者和建设者，

是俄苏文学史上标志性的新人形象。与 19 世

纪文学中的新人相比，他身上散发的理想主

义的光芒和人性的光辉，他革命的浪漫主义

精神和投入到火热生活中的激情，他坚韧不

拔的意志和不惜付出青春与生命的行动力，

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背景经纬交

织。他那振聋发聩的人生格言“人最宝贵的

是生命”曾经成为多少人的座右铭，而“要

抓紧时间赶快生活”又激励过多少人生道路

上的徘徊者。把个人的生命投入到为建立自

由、平等、公正的社会而奋斗的伟大事业中

去，把个人生活的幸福融入到集体主义的共

同追求中去，这样的人物实现了托尔斯泰所

苦苦求索的复活与重生，又比高尔基《母亲》

中的革命者走得更远，承担得更多，成为社

会主义新社会要树立的人物标杆。

肖洛霍夫是继承托尔斯泰史诗性现实主

义传统的又一位伟大作家。他生长于顿河哥

萨克地区，亲眼目睹了家乡在 20 世纪初那些

动荡的年代里经历的苦难和战争，以此为背

景创作出《静静的顿河》这部宏伟巨著。主

人公格利高里有一颗哥萨克人崇尚自由的勇

敢的心。他不愿受制于僵死的传统势力和为

垂死的生活方式服务的道德规范；他与阿克

西尼娅的爱情冲破旧的世俗枷锁，是对所有

顽固旧势力的挑战。他们为共同幸福所进行

的斗争谱写了一曲自由的颂歌。然而，在现

存社会关系中，他们既无力维护自己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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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确保自己的尊严。社会变革的复杂和

残酷也投影在格利高里的内心生活上。他在

对白军和红军的选择上痛苦矛盾的内心斗争，

是每个面临重大社会变革时的人必然遇到的。

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中主人公无法把握个人的

命运，无论是个人追求，还是爱情生活。肖

洛霍夫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把对历史事件

的分析和主人公个人命运的轨迹并行描写，

反映了人在历史变迁中的沉浮和成长。肖洛

霍夫曾说：“现实主义包含着革新生活、改

造生活、使之造福于人的思想。自然，我所

说的现实主义，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社会主义

的现实主义。它的特殊性在于，它所表现的

世界观，与消极旁观、脱离现实互不相容，

但却号召为人类进步而斗争，并且提供一种

可能性，以便达到切合千百万人心愿的目标，

为他们照亮斗争的道路。”8

在 1934 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通过

的章程里，明确规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

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基本方法。实践证明，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对引导人民走向光明、

鼓舞人民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

去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然而，人是复杂的，

社会生活是丰富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导

致文学艺术创作受到钳制，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日益走向公式化、刻板和僵化，偏离了现

实主义的基本原则。针对苏联解体后掀起的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热潮，既要肯

定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源于它对不断发展变化

的现实的强烈关注和对其他文学艺术流派的

不断借鉴与吸收；也不能如一些西方学者或

者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家那样，完全否定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否认十月革命对于俄罗斯

现实主义文学的划时代意义，而应该给历史

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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